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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菲南海共同开发的制约
瓶颈与应对思考

祁怀高１

（１． 复旦大学，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 当前中菲推进南海共同开发磋商的势头良好，但仍存在五方面亟待解决的制约瓶颈。 一

是菲律宾对石油等能源资源做出的法律规定以及由此带来的所有权法律障碍。 二是菲律宾国

内对与中国在南海争议区开展“共同开发”存在政治分歧。 中菲可先从联合勘探研究入手，推
动菲律宾国内累积共同开发的政治共识。 三是菲律宾南海共同开发政策连续性差。 为了减少

菲政府更换带来的政策变化冲击，中菲两国可设立（海上）共同开发事务代表来推进共同开发。
四是菲律宾国内不少民众对中国的南海共同开发意图存有疑虑。 中国可加大对菲民众的民生

外交工作力度。 五是美国会采取手段“介入”中菲南海共同开发磋商。 针对美国“介入”因素，
中菲可采取开放式共同开发思路。
关键词：中菲南海共同开发；“６０ ／ ４０ 原则”；联合勘探研究；共同开发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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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南海局势降温趋稳，中菲关系不断改

善，这为中菲探讨和推进共同开发营造了较好

氛围。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与菲律宾正在积极

探讨南海油气共同勘探和开发。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中菲两国外长就两国尽早启动南海共同开发达

成了政治共识。①２０１７ 年 ７ 月，中国外长王毅表

达了反对某一方采取“单方面开发”的立场；②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菲律宾外长卡亚塔诺（Ａｌａｎ Ｐｅｔｅｒ
Ｃａｙｅｔａｎｏ）也公开表示任何一方都不得单独开发

石油和天然气资源③。 这表明中菲两国都愿意

禁止单方面开发行为，为推动共同开发营造了

有利条件。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菲方证实中菲两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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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就南海的 ２ 个区块开展油气联合勘探磋

商。① 其中一个区块位于中菲共同声索的礼乐

滩（菲方标注为服务合同区块 ＳＣ７２），该区块面

积为 ８ ８００ 平方公里②，中菲正在探讨这一区块

的共同开发事宜。 另一个区块位于巴拉望西北

部的卡拉棉群岛近海（菲方标注为服务合同区

块 ＳＣ５７），靠近菲律宾一侧，（按照菲方说法）位
于中国南海断续线范围外，该区块面积为 ７ １２０
平方公里③，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海油”）正在磋商参与开发。④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菲律宾外长卡亚塔诺表示，菲律宾已经为在南

海争议海域进行联合勘探专门成立了技术工作

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ＴＷＧ），期待两国

尽早制定合作协议，尽早开展联合勘探计划。⑤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中菲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与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

解备忘录》（以下简称“《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

解备忘录》”）。 该备忘录指出，双方决定根据有

关国际法加快谈判相关安排 （简称 “合作安

排”），为双方在有关海域的油气勘探和开采提

供便利；双方将在该备忘录签订后 １２ 个月内致

力于就合作安排达成一致。⑥

在中菲积极探讨南海共同开发的氛围下，国
内外学术界也对此展开了研究。 李金明分析了

阻碍中菲南海共同开发的 ２ 个症结，即菲律宾宪

法规定和菲律宾要求中方承认菲对礼乐滩的“拥
有权”，杜特尔特执政后，上述两个症结被解开，
这为两国在南海争议区实行共同开发的可行性

打下了基础。⑦雷筱璐从国际法角度分析了仲裁

案后中菲海上油气合作面临的主要障碍，提出在

争议海域坚持共同开发立场、探索共同开发的新

路径，在非争议海域可遵守菲律宾宪法和国内法

要求进行合作开发。⑧ 康霖和罗传钰提出了中菲

南海油气资源开发合作的相关建议，包括尽量排

除外界干扰、审慎拣择区域、发挥机制化磋商的

作用、采取灵活的商业合作模式等。⑨ 皮特洛三

世（Ｌｕｃｉｏ Ｂｌａｎｃｏ Ｐｉｔｌｏ ＩＩＩ）认为菲律宾应该与中国

达成共同开发协议，中菲共同开发未必损害菲律

宾对南海相关海域（菲律宾将其声索的南海部分

海域命名为“西菲律宾海”，笔者注）的主权或者

主权权利立场，菲律宾宪法中的“６０ ／ ４０ 原则”不
会成为中菲共同开发的障碍。􀃊􀁉􀁒卡洛斯·圣塔马

利亚（Ｃａｒｌｏｓ Ｓａｎｔａｍａｒｉａ）分析了《南中国海协议

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以失败告终的原因，并以此为例探讨了影响

中菲南海共同开发的菲律宾国内政治因素。􀃊􀁉􀁓
上述文献为笔者探讨中菲南海共同开发提供

了有价值的参考。 但既有文献存在如下有待进一

步探讨的领域：一是部分文献对“共同开发”（英文

表述为“Ｊｏｉ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合作开发”（有时亦

称“开发合作”）等概念未加以严格界定和区分。
本文将区分这两种不同的概念。 在跨越海洋边界

线的海域或位于争议区的海域以合作形式进行的

勘探或开发才称之为“共同开发”。 而“合作开发”
（“开发合作”）是一个可以在任何海域适用的概

念，它不仅包括争议海域的共同开发，而且包括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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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海域的油气开采合作。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中菲两

国签署的《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使用

了“开发合作”①这一表述。 二是国内学者的研究

成果对菲律宾国内政治分歧、菲律宾共同开发政策

的不稳定性、菲律宾民众对共同开发的不信任态度

等需要做更为细致的分析。 本文试图在这些国内

学者较少关注的领域做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本文

的一个特色是对菲方政府部门、智库、学者等进行

访谈并赴菲实地调研以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
２０１６年 ６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本文作者和指导的硕

士生董一陆续对菲律宾大学亚洲中心艾琳·巴维

尔娅（Ａｌｉｅｅｎ Ｂａｖｉｅｒａ）教授、乔夫·桑塔利塔（Ｊｏｅｆｅ
Ｓａｎｔａｒｉｔａ）副教授、蒂娜·克莱门特（Ｔｉｎａ Ｃｌｅｍｅｎｔｅ）
副教授，菲律宾大学海洋事务与海洋法研究所杰

伊·巴通巴卡尔（Ｊａｙ Ｂａｔｏｎｇｂａｃａｌ）副教授，菲律

宾能源部资料室等进行了访谈和调研。
当前菲律宾对共同开发南海油气资源的需

求相当迫切。 近年来，菲律宾经济保持高速增

长，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年平

均增长率达到了 ６．７％，②能源供应面临巨大压

力与缺口。 油气资源是菲律宾能源的重要来

源，在其能源结构中，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占比

３６．６％和 ７．４％（２０１３ 年菲统计局数据）。③ 目前

菲律宾在南海马拉帕亚（Ｍａｌａｍｐａｙａ）地区的石

油和天然气储备，估计将于 ２０２４ 年开采枯竭。④

马拉帕亚油气田是目前菲主要的天然气开采基

地，为吕宋岛提供了约 ４０％的能源供应。⑤ 如果

该油气田枯竭，那么菲经济发展计划将受到严

重影响。 针对菲潜在的能源危机，存在三种可

能的解决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寻找煤炭等替代

能源；第二种方案是和新的石油公司合作在南

海非争议区开发新的油气田；第三种方案是和

中国合作共同开发南海油气资源。 综合比较上

述三种方案，和中国共同开发南海对菲而言是

最好的选择。 主要原因是中菲共同开发方案可

以获得中国的帮助，中国油气公司可以提供技

术和资金，是最佳也是最为可行的方案。
尽管当前推进中菲南海共同开发磋商的势

头良好，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制约瓶颈。 本

文拟从菲律宾的角度出发，探究中菲南海共同开

发存在的五方面制约瓶颈，包括菲国内法律障碍、
菲国内政治分歧、菲政策不稳定性、菲民众的疑虑、
美国介入等，并针对上述制约瓶颈提出应对思考。

一、针对菲国内法律障碍建议

菲修改相关法律

　 　 中菲在南海争议海域共同开发中最难突破

的法律问题是所有权争议。 菲 １９８７ 年《宪法》
第 １２ 条第 ２ 款规定：“一切公有土地、水域、矿
藏、煤、石油和其他矿物油，一切潜在的能源、渔
场、森林或树林、野生物、动植物和其他自然资

源，都属于国家所有。 除了农田外，其他所有的

自然资源均不得转让。”⑥菲宪法的这一规定使

得菲领导人不敢轻易执行违反宪法的政策。 根

据菲最高法院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作出的一项裁决

（１２７８８２ 号裁决），国家和私营实体可以签订（勘
探、开发和利用矿产、石油和其他矿物油）服务合

同进行商业交易。 公司作为分包商，仅作为国家

的代理人进行资源开采，无法获得和委托人（即
国家）相同的权利。⑦即使该公司完全为外国所

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对应的英文文本为：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Ｃｏ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
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ｄｏｎｅ ｉｎ Ｍａｎｉｌａ ｏｎ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ｍｆａ＿ｅｎｇ ／ ｗｊｄｔ＿６６５３８５ ／ ２６４９＿６６５３９３ ／ ｔ１６１６６４４．ｓｈｔｍｌ。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ａｔａ：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ｖｉｅｗ＝ｃｈａｒ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ｉｍｅ： Ｆｅｂｕｒａｒｙ １，
２０１９．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１３：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ｈｔｔｐｓ： ／ ／ ｐｓａ． ｇｏｖ． ｐｈ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３％
２０ＰＹ＿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ａｎｄ％２０Ｗａｔｅｒ．ｐｄｆ．

Ｉｒｉｓ Ｇｏｎｚａｌｅ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Ｎｅｗ 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ｔｓ ”，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Ｓｔａｒ， Ｍａｒｃｈ 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ｈｉｌｓｔａｒ．ｃｏｍ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０９ ／ １４３１４２８ ／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ｎｅｅｄｓ－ｄｉｓ⁃
ｃｏｖｅｒ－ｎｅｗ－ｇａｓ－ｆｉｅｌｄ－ｅｘｐｅｒｔｓ＃ａＢｂｍ０ＰｇＩ８ｙｕｗＬＡ３２．９９．

Ｋｒｉｓｔｉｎｅ ｄｅ Ｇｕｚｍａｎ， “Ｍａｌａｍｐａｙａ：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Ｇａｓ Ｒｕｎｓ Ｏｕｔ
Ｗｉｌｌ Ｌｕｚｏｎ Ｈａ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ＣＮ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Ｊｕｎｅ ２７，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ｃｎ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２６ ／ Ｍａｌａｍｐａｙａ－Ｗｈｅｎ－ ｔｈｅ－ｇａｓ－
ｒｕｎｓ－ｏｕｔ－ｗｉｌｌ－Ｌｕｚｏｎ－ｈａｖｅ－ｐｏｗｅｒ．ｈｔｍｌ．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ｇａｚｅｔｔｅ． ｇｏｖ． ｐｈ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 １９８７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 ，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ｉｍ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 ２０１９．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Ｇ． Ｒ． Ｎｏ． １２７８８２，
ｈｔｔｐ： ／ ／ ｓｃ． 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 ｇｏｖ． ｐｈ ／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 ２００４ ／ ｄｅｃ２００４ ／ １２７８８２．
ｈｔｍ，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ｉｍ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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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并全权负责经营管理，它也仍受菲律宾的全

面控制和监督。① 这意味着，中菲南海共同开发

区将受到菲政府的全面控制和监督。 如果中国

遵守菲法律开展共同开发，则意味着中方承认菲

方的所有权，这对中国来说无法接受。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南海仲裁案”的所谓“裁决”，给中菲南海共同

开发增加了新的法律风险。 如菲律宾大学海洋

事务与海洋法研究所杰伊·巴通巴卡尔（Ｊａｙ Ｂａ⁃
ｔｏｎｇｂａｃａｌ）指出，“菲律宾如接受与中国临时分享

位于菲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油气资源，那么菲

如何证明这一接受行为的合法性。”②

菲律宾修改《石油勘探开采法》等资源类法

律是解决所有权争议的可行办法。 比如，在原

有的法律上补充附加条款，附加对“共同开发争

议区”的补充说明。 菲律宾国内有人建议杜特

尔特修改宪法，允许其他国家参与菲律宾“专属

经济区”油气资源共同开发，宪法修改后菲律宾

政府和外国公司可各提取油气开发利润的

５０％。③笔者认为，菲律宾修改其《宪法》中的相

关条文不现实，在菲律宾国内面临极大阻力。
菲律宾修改《宪法》难度大，耗时长，此前菲律宾

多任政府都曾提出相关的宪法修订案，但都未

能成功。 因此，相比之下，解决共同开发的所有

权问题，菲修改资源类相关法条比修改《宪法》
相关条款更具可操作性。

菲律宾对涉及外资的石油天然气勘探做出

了“６０ ／ ４０ 原则”的法律规定。 菲律宾 １９８７ 年《宪
法》第 １２ 条第 ２ 款规定：“对自然资源的勘探、开
发与使用，必须在国家的完全控制与监督之下。
国家可以直接开展这些活动，或者与菲律宾公民

或菲律宾公民控制资本 ６０％以上的企业或机构

签署共同生产、合资或产量分成的协议。”④菲律

宾 １９７２ 年《石油勘探开采法》（第 １８．ｂ 条）还规

定，菲律宾政府必须提成净利润的 ６０％以上。
这些规定一般被统称为“６０ ／ ４０ 原则”。⑤

“６０ ／ ４０ 原则”中的相关限制可以灵活务实地

加以解决。 菲律宾宪法第 １２ 条第 ２ 款“菲律宾公

民控制资本 ６０％以上”并非绝对的限制。 菲律宾

１９８７ 年《宪法》第 １２ 条第 ２ 款对与外国公司签订

油气勘探开发做出了如下规定：“国家……依据

法律规定的一般条件，与外国公司签订大规模勘

探、开发和利用矿产、石油或其他矿物油的技术

或资金援助协定。” “总统应将依据本款签订的

合同，自其生效之日起 ３０ 日内通知国会。”⑥在

菲律宾政府无法负担石油开采活动时，可以和

外国公司签订服务类合同协议，以获取外国公

司提供的服务、技术和资金支持。 在这种情况

下，外国公司甚至可以拥有 １００％的股份。⑦ 在

利润分配方面，菲律宾法律允许政府向投资方

提供各种补偿，形式包括服务费、费用报销和财

税免除。 考虑到油气产业分上下游产业链，在
石油的勘探开采等上游产业链的净利润中菲律

宾可以按照“６０ ／ ４０ 原则”进行分配，而石油的

加工和销售等下游产业链菲对华进行适当

补偿。

二、针对菲国内政治分歧先开展

联合勘探以累积共识

　 　 菲国内对共同开发的法律分歧与菲国内的

政治分歧密切相关。 以如何看待“南海仲裁案”
仲裁结果为例，就能反映出菲国内各派政治势

力之间的巨大政治分歧。 菲杜特尔特总统希望

搁置“南海仲裁案”仲裁结果，中菲先把南海共

同开发做起来。 但菲国内部分政治人物对仲裁

裁决采取支持、坚持的态度，甚至希望域外国家

协助其执行裁决，这为中菲两国在争议海域推

４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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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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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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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 １９７２ 年《石油勘探开采法》又被称为菲律宾第 ８７ 号总

统令，１９７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签署实施。 参见：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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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ｄ＿ｎｏ＿８７＿ｓ＿１９７２．ｐｄｆ，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ｉｍ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 ２０１９。

同④。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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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共同开发带来了政治风险。①菲最高法院大法

官安东尼奥·卡皮奥（Ａｎｔｏｎｉｏ Ｃａｒｐｉｏ）是极力主

张执行仲裁裁决和阻止中菲“共同开发”的政界

人物之一。② 从政治上看，菲国内对菲律宾“南海

仲裁案”裁决的推崇并未随着杜特尔特政府的南

海政策而消逝。 菲律宾的政治体系借鉴了美国

政治的监督与制衡体系，但菲政治实际运作的

制度化水平偏低，对外政策容易成为国内政治

斗争的牺牲品。 菲国内对共同开发的政治分歧

与争议海域共同开发的法律分歧结合在一起，
给中菲共同开发带来了棘手的挑战。 好消息

是，杜特尔特相对于阿罗约而言，在国内政治上

处于更加强有力的政治地位。 目前，菲国内以

参议员安东尼奥·特里兰尼斯 （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Ｔｒｉｌ⁃
ｌａｎｅｓ）、副总统莱妮·罗布雷多（Ｌｅｎｉ Ｒｏｂｒｅｄｏ）、
前首席大法官玛丽亚·塞雷诺（Ｍａｒｉａ Ｌｏｕｒｄｅｓ
Ｓｅｒｅｎｏ）为首的反对力量难以对杜特尔特构成实

质性挑战。③ 杜特尔特总统在国会两院和部分

司法部门中也获得了广泛的支持④，这将有助于

他在共同开发政策上获得国内政治支持。
针对菲国内对共同开发的政治分歧，中菲两

国可先从联合勘探研究入手，推动菲国内逐渐达

成共同开发的政治共识。 鉴于中菲在南海争议

区谋求“共同开发”的复杂性与敏感性，两国可先

在礼乐滩附近海域开展联合勘探的研究性工作。
合作性研究工作将分析处理相关数据，旨在研究

中菲两国都宣称拥有主权的南海相关海域的石

油潜力。 这一合作性研究将作为未来联合勘察

前的准备工作。 合作性研究和未来的联合勘探

建议主要在中菲两国石油公司之间开展，中菲两

国外交部在整个过程中提供咨询。 中菲开展联

合勘探研究有前例可以参考，如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中
国海油与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共同签署了《南中

国海部分海域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研究评

估协议区（１４􀆰 ２８８ ６ 万平方千米海域）的石油资

源状况。⑤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中国—菲律宾南海问题

双边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中就“启动渔业、油
气、海洋科研与环保、政治安全等技术工作组达

成一致”。⑥中菲如能在相对低敏感度的联合勘

探研究上取得进展，确认南海相关海域的石油

储藏量，为菲民众展现共同开发的经济前景，这
将有助于弥合菲国内对共同开发的政治分歧。

中菲可从无争议海域的“合作开发”中取得

早期收获。 比如，在 ５７ 号合同区，中国公司（中
国海油）积极参与合作开发，切实遵守菲律宾宪

法和法律，不给菲律宾国内反对派留有口实。
在积累共识和合作模式的探索中，中菲再逐步

过渡到争议海域。
寻找一个争议海域推动共同开发是两国的

长远目标。 中菲两国将设立的政府间联合指导

委员会负责达成油气开发合作安排及其适用的

海域 （合作区域），并决定具体位置 （工作区

块）。⑦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７２ 号合同区（ＳＣ７２）所
处的礼乐滩是最适合中菲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

的潜在区域。 中菲越三国曾在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完成

了对该区块的前期三维地震勘探，积累了较为丰富

的资料。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英国弗洛姆能源公司

（Ｆｏｒｕｍ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ｌｃ）从斯特林能源公司（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ｔｄ）获得了 ７２ 号合同区的服务合同，弗洛

姆能源公司拥有 ７２ 号合同区 ７０％的权益。⑧菲律

宾能源公司（ＰＸＰ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拥有弗洛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雷筱璐：“仲裁案后中菲海上油气合作主要障碍的国际法

分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１０９ 页。
李忠林：“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的南海政策及前景”，《太

平洋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第 ６４ 页。
聂文娟：“美国盟国管控机制与菲律宾对华政策调整”，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１０３ 页。
Ｃａｒｌｏｓ Ｓａｎｔａｍａｒｉａ， “ 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ｉｌｌ Ｅｎｏｕｇｈ？” Ａｓ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Ｐｏｌｉ⁃
ｃｙ， Ｖｏｌ．１０， Ｎｏ．２， ２０１８， ｐ． ３２５．

ＣＮＯＯＣ ＆ ＰＮＯＣ， “Ａ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Ｊｏｉｎｔ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ｂｙ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Ｏｉ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 ２００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ｐｒａｔｌｙｓ．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ｍａｒｉｎ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ｐｄｆ．

“中国—菲律宾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外
交部网站，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３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ｎａｎｈａｉ ／
ｃｈｎ ／ ｗｊｂｘｗ ／ ｔ１５３４８２５．ｈｔ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关于油气开

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在马尼拉

签署，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 ／ ｔｙｔｊ＿６７４９１１ ／ ｔｙｆｇ＿
６７４９１３ ／ ｔ１６１６６３９．ｓｈｔｍｌ。

ＰＸＰ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ＳＣ ７２ Ｒｅｃｔｏ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ｘｐ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ｍ．ｐｈ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 ｓｃ－７２； ＰＸＰ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ｒｐｏ⁃
ｒａｔｉｏｎ， “ Ｆｏｒｕｍ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ｘｐ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ｍ． ｐｈ ／
ｈｏｍｅ ／ ｏｕ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ｆｏｒｕｍ－ｅｎｅｒｇｙ，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ｉｍ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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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能源公司 ６７．１９％的股份。 由于中菲南海争端，
弗洛姆能源公司从 ２０１４年 １２ 月起暂停了对 ７２ 号

合同区的勘探作业。 菲律宾能源公司正在寻求与

中国海油在 ７２号合同区启动共同勘探。① 这就需

要菲律宾能源部首先解除对 ７２ 号合同区的勘探

禁令，准许在该合同区进行勘探活动。

三、针对菲共同开发政策的不稳定性

推动设立共同开发事务代表

　 　 近年来，中菲关系受南海争端的影响屡起波

折，菲南海共同开发政策连续性差。 菲对外政策

和南海共同开发政策，受菲总统个人、能源利益

集团和军方利益集团等的影响较大。 其中，菲总

统个人的影响是关键因素，菲外交政策在很大程

度上受菲总统个性特征的驱动。 菲总统任期六

年，不能连任。 加之菲政治民主化水平较低，家
族政治特征明显，使得菲政府的外交政策缺乏基

本的连续性。 对比菲阿罗约政府、阿基诺三世政

府和杜特尔特政府这三任政府，可以印证这一判

断。 阿罗约对华友好，她担任总统时期中菲关系

曾有“黄金十年”之称，在其任内签署了《南中国

海部分海域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２００４ 年 ９
月签署）和《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

工作协议》（２００５ 年 ３ 月签署）两份重要协议。 阿

基诺三世本人对美国持有好感，他担任总统时期

菲外交政策更偏向美国。 阿基诺三世也借助

２０１２ 年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后菲部分民众的“反
华”情绪，对中国采取对抗性外交政策。② 而杜特

尔特则一改菲以前对美国的“依附”，强调独立

自主，有意和美拉开距离，并重新修复对华关

系，菲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态度转为温和。
为了解决菲南海共同开发政策连续性差的

问题，笔者建议中菲两国都设立（海上）共同开发

事务代表来推进共同开发。 杜特尔特支持中菲

南海共同开发，但他本人只在大的方向上把握此

事，菲政府内部缺乏专人推动共同开发。 缺乏专

人推动导致目前中菲南海共同开发磋商进展缓

慢，难有实质性成果。 如果菲设立了共同开发事

务代表，即便未来菲更换总统，菲仍有专人推进

共同开发事宜，有助于减少菲方政策的不确定

性。 对于中国而言，设立（海上）共同开发事务代

表，不仅方便与菲等相关南海沿岸国开展共同开

发磋商，而且可以统筹协调外交部、自然资源部、
中国海油、海南省等相关部门（地方）的利益，形
成合力。 中菲两国都设立共同开发事务代表后，
专员负责，直接对接，有利于两国的沟通和理解。
中菲共同开发事务代表交流机制未来可统筹两

国现有（以及即将设立）的政府间合作机制，从而

为中菲共同开发提供机制化的有效磋商途径。
中菲两国政府之间涉油气开发合作的机制包括：
中国—菲律宾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ＢＣＭ）③、
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企业间工作组④等。

四、针对菲民众对共同开发的

疑虑开展民生外交

　 　 中菲两国建立互信是真正实现共同开发的

重要前提。 目前，菲国内不少民众对中国的南海

共同开发意图存有疑虑。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中菲两国

曾开展南海共同开发的初步尝试，中国海油与菲

律宾国家石油公司共同签署了《南中国海部分海

域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中菲

越三国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为期 ３ 年的《南中国

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 但由于

６

①

②

③

④

Ａｌｅｎａ Ｍａｅ Ｓ． Ｆｌｏｒｅｓ， “ＰＸＰ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Ｒｅｓｕｍｅ Ｏｉｌ Ｅｘｐｌｏ⁃
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ｃｔｏ Ｂａｎｋ”， Ｍａｎｉｌ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ｎｅ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１８， ｈｔ⁃
ｔｐ： ／ ／ ｍａｎｉｌ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ｎｅｔ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ｐｏｗｅｒ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２８１０５５ ／ ｐｘｐ －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ｔｏ－ｒｅｓｕｍｅ－ｏｉ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ｃｔｏ－ｂａｎｋ．ｈｔｍｌ．

Ｃａｒｌｏｓ Ｓａｎｔａｍａｒｉａ， “ 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ｉｌｌ Ｅｎｏｕｇｈ？” Ａｓ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Ｐｏｌｉ⁃
ｃｙ， Ｖｏｌ．１０， Ｎｏ．２， ２０１８， ｐ． ３２６．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中国—菲律宾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

制已经举办了三次会议。 在第三次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会

议上，中菲双方代表在不影响两国各自关于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

权立场的前提下探讨了海上油气联合勘探和开发合作。 参见：
“中国－菲律宾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三次会议”，外交部网站，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ｘｗ＿６７３０１９ ／
ｔ１６０５１７９．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

共和国政府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指出，中菲两国将设

立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和企业间工作组。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外
交部网站，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在马尼拉签署，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 ／ ｔｙｔｊ＿６７４９１１ ／ ｔｙｆｇ＿６７４９１３ ／ ｔ１６１６６３９．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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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民众反对，认为菲对华让步过多，《南中国海协

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于 ２００８ 年失

效。 菲“社会气象站” （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８ 年第二季度的民调结果显示，８７％的菲民

众认为“收回”对被中国“占领”的“西菲律宾

海”（菲律宾将其声索的南海部分海域命名为

“西菲律宾海”，笔者注）的控制是重要的，６９％
的菲民众认为中国“害怕”面对任何法庭，６５％
的菲民众注意到中国对菲渔民的“欺凌”。①

好消息是，相对于阿基诺政府时期（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而言，杜特尔特政府时期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以来）菲民众对华不信任感总体在

降低。 在阿基诺政府时期，菲民众对华信任得分

多为负值，２０１５ 年 ９ 月菲民众对华信任得分达到

最低值，得分为-４６。 杜特尔特上台后，菲民众对

华信任感总体呈增加趋势。 菲“社会气象站”
２０１７ 年第四季度的民调结果显示，菲民众对华信

任感为“中立” （ ｎｅｕｔｒａｌ），得分为 ＋ ７。 相对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信任得分为-１３）而言，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菲民众对华信任感增长了 ２０ 个百分点。② 在

菲政治环境中，总统可以利用民意来为自己的

对外政策辩护，而舆论的支持或反对必定也会

影响总统的判断。 因此，在中菲合作中，中国不

应只关注和菲政府层面的沟通，还应加大与菲

民众的交流，赢得菲民众的信任，使菲民众相信

中国的良好意图。 中菲都需要增加两国民众对

彼此的了解，矫正各自对对方国家的错误认知，
改善针对对方国家的舆论，从而积极塑造两国

民众支持共同开发的国内舆论氛围。
表 １　 阿基诺政府时期和杜特尔特政府时期

菲民众对华信任得分变化

项目

年月
信任

未

决定

不

信任

信任

得分

重大

事件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０％ ３３％ ２３％ ＋１７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贝尼尼奥·阿基诺

开始担任菲总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３％ ２７％ ２８％ ＋１５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８％ ２５％ ３５％ ＋３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至

９ 月 ３ 日，菲总统阿

基诺访华。

续表

项目

年月
信任

未

决定

不

信任

信任

得分

重大

事件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３％ ２９％ ３４％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９％ ３０％ ２９％ ＋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２４％ ５５％ -３６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至 ６ 月，
发生中菲“黄岩岛对

峙事件”。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６％ ３１％ ４１％ -１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２８％ ４５％ -２０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２７％ ４１％ -１３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菲律宾启动“菲律宾

诉 中 国 仲 裁 案 ”
（“南海仲裁案”）。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３２％ ３７％ -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２１％ ５４％ -３１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阿基诺政府正式将

菲律宾群岛以西的

南海部分海域命名

为“西菲律宾海”。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２２％ ４７％ -１７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９％ ２６％ ４４％ -１５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２０％ ５６％ -３６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
美菲签署《强化防务

合作协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２２％ ５３％ -２９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２％ ２０％ ５７％ -３５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中
国政府发表关于菲律

宾所提“南海仲裁案”
管辖权问题的立场

文件。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７％ １９％ ６２％ -４５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 日，阿
基诺访日时暗示中

国的行动类似于二

战 前 的 纳 粹 扩 张

主义。

７

①

②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ｅｃｏｎ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 ２０１８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ｕｒｖｅｙ： ８７％ Ｓａｙ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Ｒｅｇａｉｎ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Ｓｅａ”， Ｊｕｌｙ ２０，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ｗｓ． ｏｒｇ． ｐｈ ／ ｓｗｓｍａｉｎ ／ ａｒｔｃｌｄｉｓｐ⁃
ｐａｇｅ ／ ？ ａｒｔｃｓｙｓｃｏｄｅ＝ＡＲＴ－２０１８０７２０２２３４５３．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 Ｆｏｕｒｔ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 ２０１７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８，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ｗｓ．ｏｒｇ．ｐｈ ／ ｓｗｓ⁃
ｍａｉｎ ／ ａｒｔｃｌｄｉｓｐｐａｇｅ ／ ？ ａｒｔｃｓｙｓｃｏｄｅ＝ＡＲＴ－２０１８０２２８１４０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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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年月
信任

未

决定

不

信任

信任

得分

重大

事件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６％ １９％ ６２％ -４６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南海

仲裁案”仲裁庭就管

辖权和可受理性问

题进行开庭审理。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２０％ ６０％ -４４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南海

仲裁案”仲裁庭对实

体问题进行审理。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２４％ ５６％ -３７ —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７％ １９％ ５１％ -２４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杜特尔特开始担任

菲总统。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２％ ２２％ ５５％ -３３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
“南海仲裁案”仲裁

庭作出所谓“裁决”。
同日，中国外交部发

表声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９％ ２９％ ３０％ ＋９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杜特

尔特访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４％ ２７％ ３８％ -４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中国测

量船在宾汉隆起海

域活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８％ ２９％ ４１％ -１３ —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７％ ３２％ ３９％ -１３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８％ ３０％ ３１％ ＋７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李克

强总理访问菲律宾。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８％ ２７％ ５３％ -３５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中国海

军在海南岛附近南

海海域举行大规模

军事演习。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７％ ２８％ ４３％ -１６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南海

行为准则”单一磋商

文本草案形成。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２９％ ３９％ －７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习近

平主席访问菲律宾。
　 　 来源：菲律宾 “社会气象站” ２０１８ 年第三季度民调结果。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 Ｆｏｕｒｔ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 ２０１８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Ｍａｒｃｈ ２０，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ｗｓ．ｏｒｇ．ｐｈ ／ ｓｗｓｍａｉｎ ／ ａｒｔｃｌｄ⁃
ｉｓｐｐａｇｅ ／ ？ ａｒｔｃｓｙｓｃｏｄｅ＝ＡＲＴ－２０１８１１１９２３５３５５。

为了降低菲民众对华不信任感，中国可加

大对菲民众的民生外交工作力度。 中国可帮助

菲建设发展类项目和民生类项目，让菲民众切

实感受到和中国合作带来的实质性好处。 中国

在菲进行项目建设时，要了解社区的需求并给

予积极回应，要积极参与社区事务，要多为当地

社区创造工作机会。 渔业是菲重要产业，中国

可向菲方分享渔业技术，派遣专家服务团队对

菲渔民开展现场培训与交流，帮助菲渔民发展

海水养殖，促进菲渔民就业增收。 中国多向菲

民众介绍南海共同开发的好处，展示中菲南海

共同开发的良好经济前景。 中国海油和菲律宾

石油公司正在磋商的 ５７ 号合同区（按照菲方说

法，位于菲律宾一侧海域），应尽早达成协议和

开采出油气，给两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中菲先在非争议区多搞一点油气开发的早期收

获，将有助于菲民众相信和中国开展共同开发

是有利于菲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的。

五、针对美国“介入”采取开放式

共同开发思路

　 　 美国“介入”菲对华政策和南海共同开发政

策，是中菲南海共同开发必须面对的制约因素。
美国不会坐视中菲南海共同开发顺利进行，美
可能采取两种“介入”手段，一是利用国际机构

（如国际海洋法法庭等）进行干涉，二是美国公

司通过竞标参与到南海共同开发中。 尽管菲美

有长期的历史联系，商业和人员往来频繁，但菲

政府还是保持了自主性，尤其是在杜特尔特政

府时期。 笔者认为，在中菲南海共同开发中，美
国“介入”因素虽然重要，但并非决定性因素。
美国因素只有在中菲双边关系恶化时才会凸显

出来。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介入”中菲南海

共同开发的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共同开

发是否赋予美合适的角色，二是共同开发机制

能否约束中国。① 如果美国的这两个关切得到

解决，美国因素将不会成为一个明显的障碍。
为了减少美国等的干扰和阻力，中菲南海共

同开发可以考虑容纳“域外利益攸关方”的合理

关切。 未来达成的中菲南海共同开发协定，中菲

８

① 祁怀高：“欧洲煤钢联营经验对南海共同开发的启示”，
《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第 ６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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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协商一致，可以邀请美国等域外国家油气公司

参与开发。 菲总统杜特尔特曾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公

开表示，菲将邀请美国等其他国家参与争议海域

油气勘探活动。 笔者认为，中国通过平等协商并

兼顾菲方利益，对域外国家油气公司参与共同开

发招标持开放态度，既可为共同开发营造良好的

合作氛围，又可减少域外大国“介入”的借口。 但

菲邀请其他国家油气公司在中菲争议海域参与

勘探和开发活动时，必须事先征得中方的同意，
中菲须本着“相互尊重”和“协商一致”的原则。

开放式共同开发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外

界干扰。 尽管中菲共同开发归根结底是中国和

菲律宾之间的事，但要完全排除美国等的干扰和

介入并不现实。 原因在于美国是菲律宾的重要

盟国，美国也是菲主要的贸易伙伴和援助来源国

之一。 一旦美国认定中菲共同开发对菲“不公

平”，或者认为排除了美国公司的竞标可能性从

而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美国“介入”这一消极因素

就会显现，这将导致共同开发进程受阻。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就

向菲律宾领导人提出了共同开发这一富有政治

智慧的倡议。 但在此后 ３０ 多年的时间内，双方未

取得突破性进展，也未能迈出实质性步伐。 自

２０１７ 年以来，中菲南海共同开发磋商呈现加快推

进态势，两国有关部门正在探讨合适的方式共同

开发油气资源。 中菲南海共同开发如能成功实

现，将为中国与其他南海沿岸国开展共同开发提

供“标杆”。 这不仅让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主张成为现实，而且有助于中菲关系

进一步改善和整个南海局势进一步降温趋稳。

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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